
暖心的光 ■刘芳 作者单位：嘉鱼县国税局

许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久了，一颗柔软的
心在坚硬，冰冷的城里嗅到了痛和冷。

同为“挤公交族”的我，随着人流上了公交车，忙碌的
人们直奔公交的最后面。当我在最后一排安心地找位置
坐下后，我发现我们这拨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前面的座位
让给了后上车的人。原来，把方便留给后面的人，是这么
顺其自然的事，是这么举手之劳的事。我换了一个舒服
的姿势坐在座位上，沉浸在暖心的光里。最近，特别容易
被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感动。

公交车在城市里穿行，不停的有人下车，也有人上
车。一位枯瘦的老婆婆佝偻着身子上了车，吃力地向车
里移动，幸有一位长发女子立即起身让座。虽然只有几
步之遥，老婆婆却移动得异常艰难。快靠近座位时，车子
突然微微地晃动了一下，老婆婆重心不稳，就在她身体倾
斜不受控制的刹那，一只有力的大手扶住了老婆婆的右
肩，使得快要摔倒的老婆婆顺利地坐了下来。大家都紧

悬着一颗心，目睹这一切，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让座女孩约二十多岁光景，面容姣好，眼睛又大又

亮，身穿浅色中长鸭绒袄，黑色紧身打底裤，脚蹬黑色长
筒靴子，是高跟的。对穿高跟鞋的人而言，这绝对是一件
痛苦的事。我数了下，她大概站了七站路。

适时扶住老婆婆的是个中年汉子，他坐在老婆婆的
对面，朴素而平常，没有任何让人印象深刻的元素。但
是，此刻，在我眼里，他浑身散发着光芒，让人心生敬畏。

十几站路下来，我都在被这些平凡的细节感动着。
下了公交车，冬日的暖阳温润地包围着我，站在路

口，往日觉得生硬的街市楼宇，现在看来亲切多了。
我想起曾经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是在公交车上给

老人让座。我无数次地给老人、孕妇让座，能够记住这一
次，只是因为那次穿插进了“误会”。也是一位步履蹒跚
的老婆婆，估计有七十岁了，她上车后，我快速地起身给
她让座。她边说“谢谢”，边笨拙地向我这儿挪近。我的

右侧背对着我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由于靠得比较
近，我起身的动作，她感觉到了，以为我给她让座，麻利地
一屁股坐在我让出的座位上，只需一个半转身的动作，她
就占有了“领地”。一见这情形，本来向我靠近的老婆婆
收住了脚步，神情有些不自然起来。之后再也没有人给老
婆婆让座。其实，作为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我是应该澄
清事实，向抢座妇女说明这个座位是让给老婆婆的。但
是，当时因为不想让尴尬升级，我选择了沉默。

难道选择正义、谴责歪风、发出正能量的声音就有那
么难吗？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正能量处于“满格”状态
呢？今天，我这样问自己。生活中的熟视无睹太多了，你
丢给我一个冷漠的面孔，我还你一种麻木的心态，每个人
都要戴着同样冰封的面具才能生活和生存下去似的，这
与社会的进步是多么的不协调。

许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久了，人倦了，心累
了，特别需要一些暖心的光照进来。

我的故乡在鄂南赤壁随阳山区，那是一个山骑着山，
山连着山的美丽地方，由于地处林区，这里的海拔比较
高，气温普遍比山外低好几度。因此，每年下雪要比山外
来得早一些。那漫天飞舞的雪花给大山披上了白色的羽
裳，全都银装素裹，冰清玉洁，充满诗情画意。

有一年故乡下雪，从傍晚开始，一直下到第二天傍晚
也没有停歇。当我一觉醒来，推开房门，一股乾坤天地的
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冰琢玉砌的世
界。站在天井边抬头看天，只见瓦房上覆盖着厚厚的白
雪，屋檐上垂挂着晶莹的冰凌。再走到村外，美丽的雪花
还在簌簌飘落，在迷茫的竹海中欢乐而自由地舞动着，充
满了灵气，村庄和田野铺盖上了一床厚厚的洁白棉絮，遥
望门前的大山，也是一片茫茫竹海雪原，环顾四野，青山
白了，大地白了，房屋白了，树木白了，柴禾垛白了，池塘
白了，田野也白了。最妙的是，在大山里那些不屈腰肢的
翠竹被雪絮也压弯了枝丫，，偶尔承受不住雪凇和冰凌的
时候，翠竹也会爆裂，在寂静的山村发出炮竹一样的脆
响，惊得山里的野兽和飞鸟四散而逃。冰雪与森林相依、
冰雪与古树相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便一览
无余，美丽的山区在冬季更显分外迷人。

每次下雪，我都非常兴奋，常常站在雪地中，仰望那

雪花空灵曼妙地从天而降，刻意让它降落在我的身上，落
在红扑扑的脸蛋上，或者覆盖在帽子和那长长的睫毛上，
我特别喜欢雪花亲吻我的脸颊，有时候我伸出手心接住
雪花，潜心欣赏起来。这美丽无比的天使，洁白而轻盈，
在我的手掌心里轻轻地融化，瞬间变成一滴明亮的水
珠。恍惚间，我就和雪花融为一体了，忘掉了一切繁琐杂
务，一切烦恼忧愁，心里只留一片纯净，一片空明。

雪后的村庄，那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滑雪是我童
年最喜欢玩的运动，没有滑雪板，我们自己找来斧头、锯
子、木料、竹子自己做。滑雪板做好后，我和小伙伴们飞
快的来到带斜坡的马路上，放下滑雪板，坐在滑雪板的小
板凳上，一溜烟滑到几百米开外的平地上，然后折返回
来，重新滑一次，后面跟着跑来看稀奇的小朋友。我反反
复复的滑雪，在滑雪板滑过的地方，留下深深的辙印,更
引来铜铃般清脆的欢笑声。

瑞雪兆丰年，大山里的雪，往往铺天盖地的一下就是
一个夜晚，一片一片地厚积成白色的地毯，把山地里几垄
青青的麦苗全部覆盖住了。耕牛被困在牛棚里，父亲为
牛喂完水和草料后，望着远处的田野，抑制不住心中的喜
悦之情，感慨地说：“好大的雪！一场好雪，明年一定大丰
收！”是啊，家乡的冬季非常漫长，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冰雪

期内，整个随阳大雪封山，神奇雪凇长时间不融化，可以
冻死越冬的害虫，雪水滋润来年的庄稼旺盛生长。

随阳山里的雪夜是十分美妙的，记得童年的时候，大
雪弥漫。我们全家围坐在暖暖的火塘边，静听村里老人
讲故事，讲生活中做人的道理，火房里热气腾腾，炉边的
铁罐里咕噜咕噜的煮着腊肉，灶台上的小酒壶里煮着山里
人自己酿造的米酒，火塘里的柴火灰里焖烧着自己种的红
薯，香气四溢，一家人边吃边聊，不亦乐乎……

开天了，雪晴了，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把随阳
山区的林海雪原照得一片通红，好似电影里面的色彩效
果。雪凇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更加晶莹剔透，被大雪压
弯的翠竹已经悄悄地抬起了那不屈的头颅，伸直了那笔
挺的腰肢，马尾松也如释重负地抖落了身上的雪花，露出
了一身绿色的春装，在阳光下格外精神。屋檐上的冰柱
也开始融化，大山向阳的树林里的雪水汇成了千条万条
小溪，滋润着这一方土地……

离开乡村后，我时常回忆起家乡的雪景，那个纯洁而
宁静的世界。故乡的雪，拂去世俗的尘埃，让心灵更加淡
泊和从容，陶冶了我的情操，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无尽
的欢乐，给了我圣洁的怀恋。

故乡的雪，我想永远拥抱你，拥抱你的纯洁和奉献。

它生于土，长于泥，深藏不露，心静淡然，蕴藏着一种
浓厚的乡土情结和奉献精神。它，就叫红薯，鄂南地区的
方言称之为红苕。

春天里，人们将红苕的青苗植入庄稼地里，红苕在阳
光雨露的滋润下拼命地生长着，既不与农田争水，也不与
植物争肥；当叶子青绿茂盛之时，人们摘取青叶做成餐桌
上一道可口的下饭菜。秋天里，当红苕成熟时，老农赶着
水牛拉着铁犁翻起一排排的土浪，村姑跟在后面提着竹
蓝捡起红薯，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粮食是定量供应，红苕便作为
杂粮搭配供应，“饭不够，红苕凑”。我家兄妹六人，父母
是领导干部常年深入农村工作，奶奶照顾着我们全家生
活。我们每月到粮油供应店买米时，总要称点苕丝回来。
奶奶做饭时，要往饭锅里掺些苕丝，这样，可节约粮食。当
饭端上桌子，奶奶将我们的饭已盛好，每人一碗，少许苕
丝。而奶奶自己的饭碗里却是苕丝比米饭多。我们过意
不去，不要奶奶老是“克扣”自己。奶奶笑着说：“你们正是

长身体的年龄，要吃饱饭，好好读书，长大了有个好身体搞
工作。”奶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974年8月，我高中毕业下放农村当知青。食堂煮
饭也适量掺些苕丝，可是，在我们打饭时却少见苕丝。原
来，林场的老农和带队干部为了照顾知青，宁可自己吃苕
丝饭，也不让知青吃粗粮。当我将此秘密告诉知青们时，
大家很感动，纷纷要求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同吃一样菜。

“我们年岁大的农人吃惯了粗粮，不要紧的。你们知青是
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不能让你们吃好，但一定要让你们
吃饱！”老农饱含真情的一席话，让我们热泪盈眶。

多少年过去了，奶奶的关爱，老农的关心一直萦绕在
我心头。

秋天里，红苕丰收了，在鄂南乡村家家户户用红苕做
成薯条，给孩子们当零食吃；做成苕粉，绵软有味，是餐桌
上的一道菜肴。用苕粉炖土鸡汤，味道可香啦！红薯还
可煮着吃、也能清蒸，小朋友们最喜欢用柴灶火灰煨熟红
苕，它比现在街上的烤红薯好吃多了！到了改革开放的

年代，生活富裕了，人们餐桌上也少不了红苕，因为科学
实验证明红苕有防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功能，特
别是可以防癌。再则，红苕是生态食品，无污染、无添加
剂，人们自然将它当作安全养生食品来食用。

时代变了，红苕再也不是杂粮充饥的角色，而是美食
之味。现在，我家每天过早，都要蒸上几个红苕食用。对
于我来说，品尝红苕，回味的是历史记忆，难忘的是乡情，
唤起的是健康的心态。

前不久，我到幕阜山区游览，见到山村的谷场上堆积
着大片大片的红苕，农妇们在忙着打红苕粉，做苕丝，当
即我用手机拍摄了照片，并赋诗一首《红苕情》：“红薯满
箩筐，乡情溢碾坊；粉丝如意晒，味道自然香。”我将照片
配诗发在微信上。谁知却引来50多个点赞和留言。兄
弟余建华也写了一首诗：“红薯本粗粮，灾年渡饥荒；农妇
手中巧，成丝煲鸡汤。”诗友高建新也来唱和：“硕果载满
筐，喜气漾街坊：惊羡自然美，沃土有余香。”

看来，红苕牵动了大家的心，传递着浓浓的乡情。

红苕情 ■罗勇 作者单位：工商银行咸宁市分行

雪落随阳山 ■陈泉辛 作者地址：赤壁市随阳老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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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辗转难眠，静静的夜里，脑海
中越来越清晰熟悉的画面，奶奶一个人
倚靠在床头，闭目遐思。奶奶去世多年，
仅此记忆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命运如一
张强制的牢笼，只因奶奶生性好强，自小
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背负着沉重的壳走过
一生,奶奶郁结的心思让我今生难忘。

生不逢时，奶奶出世正赶上战争的
烽火年代，到处闹饥荒，奶奶喝着稀饭吃
着野菜长大，不到5岁，又遭受裹脚的痛
苦。12岁未成年，奶奶依父母之约，早早
地与爷爷完了婚。完婚意味着成年。可
怜的奶奶，不到一米五的娇小个头，洗衣
服做饭缝缝补补，外出捡柴火采野菜，稚
嫩的肩头过早的承受大人的负担。

奶奶18岁生了大姑，继而有了二
姑，三姑，四姑和小姑。爷爷身材高大魁
梧，一生却没有帮奶奶照顾家里多少，年
轻时被日本兵看中抓走做壮丁，多年后
回家不幸落下病根，在爸爸结婚的前一
年去世，奶奶呼天喊地，终唤不醒爷爷不
瞑目的双眸，最需要爷爷的时候，爷爷还
是离开了。

爸爸的婚事在奶奶艰难的操办下，
草草了事。庆幸的是，那个时候已解放，
我和妹妹都出生在和平年代。许是在关
键的时机，奶奶总缺少爷爷的帮助，记得
生活并不宽裕的家庭，逢上计划生育紧
张的时期，爸妈在奶奶极力的庇护下，妈
妈生下了弟弟。

像是经历了一场胜仗，弟弟的出生
给家人带来从未有过的欢喜。在我懂事
的时候，我就知道，弟弟是奶奶手心里的
宝，也可以说之为荣耀。抱着弟弟在怀
中，奶奶的喜悦，谁都看得见，就连嗓门
都比平时高出几分。

直至有一天，邻居的婶婶，从野外挖
回一棵杉树苗，栽在离家十米来远的大
门前，爸妈知道后，和邻家大婶商量，树
离房比较近，稍长高就会碍着屋里光线，
建议大婶移偏一些。邻家大嫂不依，双
方争执之下，竟然红了脸。奶奶知道后，
非常生气，回家拿了一把尖刀，挖断了树
苗的主根。邻居明明看见奶奶去做，不
敢阻止，吐出一句：“死老太婆，一生不做
好事，借一只碗还是一只碗。”那时候，虽
然我听不懂那句话，却明白那句话如挖
心的刀，击垮奶奶一生的傲气，奶奶差一
点晕过去，也终止了那场风波。

事情过去多年，不明白的话几乎忘
记了。一天奶奶过生日，大姑大姑父，二
姑二姑父和三姑三姑父都回家了，家里
好热闹，一家人忙着在厨房准备午饭，我
像一只猫咪跟在妈妈一起择菜。就要炒
菜了，小姑还没有到，奶奶开始嘀咕：“这
老幺怎么还没有到呢？”三姑在灶前添火，
听见奶奶的话，挑开这多年的心病：“我就
知道，妈妈一直不喜欢我。”奶奶放下正捞
汤的勺，“你们兄妹几个就如我的十指头，
个个连着心，都是我的心头肉，我怎能不
痛爱哪一个？”“那你为什么把我送人？”
三姑的话让我震惊，奶奶只想阐明心中
想法，显然没有顾忌到我的诧异，接着
说：“如果不把你送人，怎么把你哥抱回
家？那时生活清苦，妈也是没有办法！”
奶奶想到苦日子的艰辛，泪水就来了：

“无论女人多能，家得有一个男人，就像
我们现在的家，如果没有你哥，哪有你嫂
嫂和侄儿侄女。”三姑见奶奶流泪，一样
非常心酸：“妈！你别说了，我知道。”

“不，妈把话藏在心里多年，今天你提出
来了，我正好可以说。”奶奶抹了泪水，接
着说：“那一年，邻居家戳妈脊梁骨，‘借
一只碗还是落一只碗’，可是这碗我没亏
啊！你哥你嫂给妈长了脸，自你爸走后，
我也不孤单，生活天天和家人在一起，吃
一餐就是团圆一大桌，偶尔你们回家了，
也有哥嫂接待。妈一生辛苦图的就是这
家的和谐氛围啊！”一番话，说的大家热泪
盈眶。那天我才知道，奶奶固锁自己的遗
憾，一生没有生男孩，爸爸不是奶奶亲生。

虽然如此，奶奶待父亲更胜亲生，她
以自己一生的爱，倾心温润这个家庭，使
得家人怀念着全家在一起的每一段幸福
时光……

我的奶奶
■唐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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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不经传的地方，因为某个重大突发事件，一举
成名天下知，这种事情在世界历史上是有过的。比如，比
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东南13公里的滑铁卢。而在中国，那
就是咸宁的汀泗桥了。

受咸宁著名作家陈敬黎之邀，我和文友驱车前往汀
泗桥镇，实地参观汀泗桥北伐战役遗址。汀泗桥镇，因
始建于1247年的湖北省最古老的石拱桥——“汀泗”
桥而得名，系咸宁市咸安区南大门。不凑巧，北伐汀泗
桥战役纪念馆那天没有开放。庆幸的是，我们身边有正
在潜心写长篇小说《汀泗桥》的咸宁作家陈敬黎，他对汀
泗桥的历史可以说如数家珍。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行
从西南向东北穿过汀泗桥，走过一排陈敬黎先生所称过
去为烟花柳巷的平房。延着山路蜿蜒而上，我们登上了
北伐战役时期双方交战争夺的重要战场——塔垴山。
塔垴山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一路上，战壕、猫耳洞，炮
台依稀可见。当我们登上山顶主碉堡，向下鸟瞰时，一
幅险境出现在我们面前。

汀泗桥前临巨湖，东枕高山，西、南、北三面环水，老
粤汉铁路桥自西南向东北纵贯期间。在塔垴山顶，只要
加上几挺重机枪，就可以封锁汀泗桥和粤汉铁路桥。此

种天堑对于任何从南向北攻击的部队都是很难攻占
的。1921年，湘鄂军阀内战时，赵恒惕率领的湘军就是
因为久攻不下，最终战败于汀泗桥头。

博学多才的作家陈敬黎站在主碉堡顶层上，用生动
的语言向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虽然，作家陈敬黎没
有过分渲染战役的残酷性。但我脑海里还是闪现了叶
挺当时的顶头上司——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回
忆录中关于战场总结的一段话“吴佩孚部队死亡不详，
包括战死三个团长，三十九个连长只剩五人，士兵死伤
过半……”窥斑见豹，从吴佩孚守军军官死亡的人数足
以证明战役的惨烈。国民革命军第 4军硬是用钢牙咬
开了北伐胜利的大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毋庸置疑是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的叶挺独立团。他们满怀远
大理想，背负着人民的希望，用钢铁洪流轧碎了军阀阶
级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梦想。我们永远不能
忘记他们——为祖国统一而浴血奋战的北伐勇士。

在返回住地的路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虽然，
汀泗桥边那场恶战的刀光剑影早已暗淡,鼓角铮鸣亦已
远去,但耳边仿佛又响起那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光荣北
伐，武昌城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寻访汀泗桥


